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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海洋捕捞业发展概况、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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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由于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, 目前世界海洋捕捞业进入“零增长”的徘徊期。当前世界海洋捕捞

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: 海洋渔业资源争夺日益激烈, 海洋捕捞业管理制度日益严格, 世界海洋捕捞业

产业转移趋势日趋明显, 海洋捕捞业技术装备要求越来越高, 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海洋捕捞业可持续

发展。面对世界海洋捕捞业的发展趋势, 我国应当继续发展资源养护型海洋渔业, 从生态系统角度考

虑海洋捕捞业管理措施, 积极稳妥发展远洋渔业, 参与国际渔业资源的开发, 重视海洋捕捞业装备技

术水平的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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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全球人口数量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 

特别是近些年来全球性粮食价格快速上涨, 全球对

水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。据 FAO 估计, 2016 年全球

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产量 1.71 亿吨, 世界人口动

物蛋白摄入量 17%来自水产品。作为人类海洋开发

史中最古老的产业之一, 海洋捕捞业一直是水产品

的重要来源。2016 年世界海洋捕捞产量为 7930 万吨, 

占世界水产品总产量 46.4%[1], 海洋捕捞业仍然是渔

业的主要支柱。 

1  世界海洋捕捞业发展概况 

1.1  海洋捕捞总产量变化 

20 世纪初世界海洋捕捞业产量只有 350 万吨左

右。进入 50 年代后, 随着捕捞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商

业捕捞发展, 世界海洋捕捞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。

2016年世界海洋捕捞总产量同比 1950年大约增长了

3.7 倍。据 FAO 数据资料(图 1)显示, 从 20 世纪 50

年代到 80 年代, 世界海洋捕捞产量经历了一个高速

增长期, 然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, 随着世界海洋

捕捞压力的持续增加, 渔业资源过度捕捞状况日益

严重 , 导致海洋渔业资源不断衰退 , 海洋捕捞总产

量进入“零增长”的徘徊期[图 1, 资料来源: 联合国

粮农组织(FAO)Fishstat Plus 数据库]。 

 

图 1  世界海洋捕捞业产量变化  

Fig. 1  Output changes of world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

 

1.2  主要海洋捕捞国变化 

海洋捕捞业具有工业性质, 其捕捞水平的高低, 

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达程度有着密切关系。从

世界范围看, 传统海洋捕捞业大国一般都是工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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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。20 世纪 50 年代, 海洋捕捞

业主要以日本、美国、挪威、前苏联、英国、加拿

大、西班牙、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主, 其捕捞产量约占

世界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70%。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, 

随着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实施, 沿海各国纷纷建

立专属经济区, 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海洋捕捞

业, 其产量占世界海洋捕捞产量的比重逐渐上升。

2016 年, 世界前 10 位海洋捕捞国分别为中国、印度

尼西亚、美国、俄罗斯、秘鲁、印度、日本、越南、

挪威和菲律宾(表 1)。 

 
表 1  世界主要海洋捕捞国变化 
Tab. 1  Major marine fish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

排名 1950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6 年 

1 日本 日本 秘鲁 日本 日本 中国 中国 中国 

2 美国 秘鲁 日本 前苏联 俄罗斯 秘鲁 印尼 印尼 

3 挪威 美国 前苏联 美国 秘鲁 日本 美国 美国 

4 前苏联 前苏联 挪威 智利 中国 美国 秘鲁 俄罗斯 

5 英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智利 日本 秘鲁 

6 加拿大 挪威 中国 秘鲁 智利 印尼 俄罗斯 印度 

7 中国 英国 西班牙 挪威 韩国 俄罗斯 印度 日本 

8 西班牙 西班牙 加拿大 丹麦 泰国 挪威 智利 越南 

9 德国 印度 南非 韩国 印尼 印度 挪威 挪威 

10 印度 南非 泰国 泰国 印度 泰国 菲律宾 菲律宾 

注: 资料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(FAO)Fishstat Plus 数据库 

 

1.3  海洋捕捞业生产分布现状 
根据各海域的地理位置、鱼类分布特点及历史

上形成的捕捞范围等, 国际上大致把世界海洋划分

为 16 个大渔区, 其中太平洋和大西洋各分西北、东北、

中西、中东、西南、东南几部分, 印度洋分为东、西两

部分 ,  此外还有地中海和黑海及南北极海区[图 2,  

资料来源: 联合国粮农组织(FAO)Fishstat Plus 数据

库]。从海洋捕捞业分布区域看, 西北太平洋产量最

高, 2016 年约为 2 241 万吨(约占全球海洋捕捞渔业

产量的 28%), 其次是中西太平洋, 为 1 274 万吨(约

16%), 东北大西洋为 831 万吨(约占 10%)以及东印度

洋为 639 万吨(约占 8%)。 

 

图 2  2016 年全球主要渔区海洋捕捞产量 

Fig. 2  Marine fishing output in major fishing areas in 2016 
 

受不同渔区渔业生态系统生产力、渔业资源状

况以及渔业捕捞强度和渔业管理的影响, 从 20 世纪

50 年代以来, 各渔区的捕捞产量表现出 3 种不同的

发展趋势[1]。中西太平洋、中东大西洋、东印度洋和

西印度洋等渔区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[图 3, 图 4~图 7

数据来源同 , 资料来源 : 联合国粮农组织 (FAO) 

Fishstat Plus 数据库], 西北太平洋、中东太平洋、西

南大西洋、东北太平洋等渔区表现为高位波动趋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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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 4、图 5), 而东北大西洋、西北大西洋、东南太

平洋、东南大西洋、中西大西洋、西南太平洋以及

地中海和黑海渔区等渔区则表现为峰值后下降趋势

(图 6、图 7)。 

 

图 3  西印度洋、东印度洋、中西太平洋、中东大西洋渔

区捕捞产量变动趋势  

Fig. 3  Trends of fishing output in West Indian Ocean, East 
Indian Ocean, West-Central Pacific Ocean, and East- 
Central Atlantic Ocean 

 

图 4  西北太平洋渔区捕捞产量变动趋势  

Fig. 4  Trends of fishing output in Northwest Pacific Ocean 

 

图 5  西南大西洋、东北太平洋、中东太平洋渔区捕捞产

量变动趋势  

Fig. 5  Trends of fishing output in Southwest Atlantic Ocean, 
Northeast Pacific Ocean, and East-Central Pacific 
Ocean 

 

 

图 6  西北大西洋、东北大西洋、东南太平洋渔区捕捞产

量变动趋势 

Fig. 6  Trends of fishing output in Northwest Atlantic Ocean, 
Northeast Atlantic Ocean, and Southeast Pacific 
Ocean  

 

图 7  中西大西洋、地中海和黑海、西南太平洋和东南大

西洋渔区捕捞产量变动趋势  

Fig. 7  Trends of fishing output in West-Central Atlantic 
Ocean, Mediterranean and Black Sea, Southwest 
Pacific Ocean, and Southeast Atlantic Ocean 

 

1.4  海洋捕捞业主要对象 

FAO 对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年可捕量总体估计是

经济鱼类为 1.04 亿吨, 经济甲壳类为 230 万吨, 头足

类为 l000 万至 l 亿吨, 灯笼鱼类为 1 亿吨, 南极磷虾

为 1 亿吨以上。2016 年世界海洋渔业捕捞中, 百万

吨级以上种类为阿拉斯加狭鳕、秘鲁鳀、鲣鱼、沙

丁鱼、竹荚鱼、大西洋鲱、太平洋白腹鲭、黄鳍金

枪鱼、大西洋鳕鱼、日本鳀、鲹鱼、欧洲沙丁鱼、

白带鱼、蓝鳕、鲭鱼[1], 这 15 种类鱼捕获量约占世

界海洋捕捞渔业产量的 34%, 其中大部分已被完全

或过度开发, 未来不具备增产潜力(图 8, 资料来源: 

文献[1])。 

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, 全球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

的鱼类种群比例呈下降趋势。根据 FAO 统计, 在生

物不可持续水平上捕捞的鱼类种群比例从 1974 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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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%增加到 2015 年的 33.1%。其中地中海和黑海不

可持续种群比例最高(62.2%), 其后是东南太平洋的

61.5%和西南大西洋的 58.8%(图 9, 资料来源: 文献

[1])。如西北太平洋日本鳀和东南太平洋智利竹荚鱼

被认为已遭过度开发, 东南太平洋的两个主要鳀鱼

种群、北太平洋的阿拉斯加狭鳕和大西洋的蓝鳕被

完全开发, 大西洋鲱鱼种群在东北和西北大西洋被完

全开发, 东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的日本鲭种群被完全

开发。在目前 23 个金枪鱼种群中, 60%以上被认为完

全开发, 而 35%被认为已过度开发或处于衰退中。 

 

图 8  2016 年世界海洋渔业捕捞产量前 15 位物种 

Fig. 8  The top 15 species of the world’s marine fishery production in 2016 

 

图 9  全球主要渔区鱼类种群可持续水平种群百分比 

Fig. 9  Percentage of sustainable fishery population in major fishing areas of the world 
 

世界海洋鱼类种群生物不可持续比例的增加传

递出一个明显的信号, 即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状况持

续衰退。与此对应的是世界海洋捕捞量的下降, 也说

明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对海洋捕捞业发展的消极影

响。这种影响不仅导致消极的生态后果, 还会减少渔

业产量, 进一步产生消极的社会和经济后果。如纽芬

兰渔场 , 曾经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 , 在经历几个世

纪的过度捕捞, 特别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拖

网渔船进入后, 到 1992 年鳕鱼资源枯竭引发当地海

洋捕捞业倒闭, 由此导致 4 万渔民失业。 

1.5  海洋捕捞船队情况 

2016 年世界渔船总数大约为 460 万艘, 其中亚

洲大约 350 万艘, 占全球渔船总数的 75%, 其次是非

洲(14%)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(6.4%)、欧洲(2.1%)

和北美洲(1.8%)。在全球船队中, 机动渔船占渔船总

数的 61%[1]。欧洲和北美洲发达地区渔船中机动渔船

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, 亚洲以及太平洋和大洋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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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机动渔船比例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, 非洲水平最低, 

仅仅只有不到 30%的海洋渔船为机动渔船(图 10, 资

料来源: 文献[1])。虽然欧洲和北美洲渔船总数占世界

比例较低, 但是其海洋捕捞的产量占世界比例远远高

于其渔船比例。这反映了欧美国家海洋捕捞业的共同

特点, 依靠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发展海洋捕捞业。 

 

图 10  2016 年各区域机动和非机动渔船比例 

Fig. 10  Proportion of mobile and nonmotorized fishing vessels in various regions in 2016 

 

2  世界海洋捕捞业发展趋势 

2.1  海洋渔业资源争夺日益激烈 

从当前水产品消费情况来看 , 发达国家一直是

水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。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对水

产品需求的增加, 世界水产品需求仍会继续增长。但

是限于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现实, 世界水产品市场

预计将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。目前海洋捕捞渔获

量的 80%以上来自水深不到 180 米的大陆架海区, 

由于沿海各国的近海渔业资源基本上处于过度或者

饱和开发阶段, 这将促使海洋捕捞大国将目光投到

公海 , 公海渔业资源的争夺将会日益激烈 , 一些尚

有潜力的大洋渔业资源如南极磷虾将成为世界各主

要海洋捕捞大国的关注重点。 

2.2  海洋捕捞业管理制度日益严格 

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赋予了沿海国在专属经

济区内享有对渔业的专属管辖权, 海洋渔业资源的

加速恶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本国经济专属区采

取保护性措施[2]。为了调和现存捕捞能力绝对过剩和

海洋生物资源日益衰退之间的矛盾, 各国有关渔业

的法律制度渐趋完备, 防止对资源过度开发的限制

性措施也越来越严格。如国际上呼吁采取生态系统

的方法 , 维系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, 并主

张建立限制捕捞活动的海洋保护区以及特别措施海

区 ; 建立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报告和评估系统

(GMA); 要求主要渔业国加入和执行 1995 年协定和

粮农组织的负责任捕鱼行为守则, 对有关鱼类种群

加强养护和管理 , 限制滥捕和过度捕捞 , 实现渔业

的可持续发展; 一些激进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甚至

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海底拖网作业。 

此外 , 为了弥补专属经济区制度的有限性 , 并

进一步规范各国的公海捕鱼行为, 20 世纪 90 年代, 

一系列公海渔业管理制度的国际法文件相继诞生 , 

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日趋严格。目前各区域性

渔业管理组织相继成立, 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海作业

海域,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在限制公海捕鱼自由, 养

护渔业资源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。大洋性和公

海渔业进入全面管理时代意味着未来有条件发展大

洋和公海渔业的国家将面临越来越高的进入壁垒。 

2.3  海洋捕捞业产业转移趋势日趋明显 

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也促使人们开始考虑

渔业捕捞能力的管理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, 许多

传统渔业强国开始通过政策和法律等手段限制捕捞

能力的增长, 以期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
一些国家已经明确提出渔船削减目标来解决捕捞能

力过度问题。欧盟 2003 年开始实施“进-出计划”政

策, 要求所有新渔船由退出的渔船按相等捕捞能力

补偿, 并建立船舶注册制度。此外, 欧盟还要求各成

员国渔船数量每年递减 3%、吨位递减 2%。日本从

1981 年到 2004 年, 共销毁 1615 艘大中型渔船, 到

2005年, 日本拥有 308 810艘注册海洋渔船, 总功率为

1.244107 kW, 到2007年, 船舶数量下降为296 576艘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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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功率为 1.284107kW[1]。 

随着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定 , 许多传

统海洋捕捞大国纷纷退出过洋性远洋渔业, 加大了

大洋性远洋渔业的投入。大洋性渔业虽然在渔船装

备、从业人员上有着比近海捕捞更高的要求, 但其本

质上仍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。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

以及发达国家渔业从业人员数量减少, 大洋性渔业将

出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(表 2)。 
 
表 2  若干国家捕捞渔民数量变化/104 人 
Tab. 2  Number of fishermen in some countries (Unit: 10 000 people) 

区域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

世界 2 707.2 2 817.4 3 421.3 3 630.4 3 915.5 4 078.1 

中国 943.2 875.9 921.3 838.9 901.3 948.4 

印度尼西亚 199.5 246.3 310.5 259.0 262.0 270.3 

日本 37.0 30.1 26.0 22.2 20.3 16.7 

挪威 2.7 2.4 2.0 1.5 1.3 1.1 

注: 资料来自文献[1] 

 

2.4  海洋捕捞业技术装备要求越来越高 

传统的渔业强国如美国、日本及欧盟的海洋捕

捞业发展依托于先进的装备制造业, 其海洋捕捞的

大型作业船只装备和助渔仪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

系统配套上的完整性, 如大型围网作业机械、延绳钓

机、鱿钓机械等, 作业性能、自动化程度、工作稳定

性等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 

由于海洋捕捞装备涉及到海洋生物、船舶工程、

电子信息、材料科学等多学科领域, 随着科学技术的

发展, 新型海洋捕捞技术装备的发展更加注重多学

科领域的联合开发。如目前一些渔业发达国家在海

洋捕捞机械中应用先进的自动驱动系统和电子监视

器、小型船用雷达等探鱼仪器以降低劳动强度和生

产成本, 在渔机产品方面注重采用新材料以提高渔

机产品的寿命和可靠性, 应用遥感、全球定位系统、

地理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以提高海洋生物育种和渔

业资源管理水平。发达国家在渔船技术和装备上的

先进水平为其在世界海洋捕捞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奠

定了基础。 

2.5  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海洋捕捞业可持

续发展 

1995 年 10 月 FAO 第 28 次会议通过了《负责任

渔业行为守则》, 列举了负责任渔业应遵循的大量规

则, 其中特别包括捕鱼业从事捕捞的经济条件应有

助于其履行负责任捕捞的责任。2001 年 11 月, 世界

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《多哈宣言》中特别指

出, 该组织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针对渔业补贴问题

已开展了长达数年的研究表明“渔业补贴可能有害

于环境”, 呼吁各成员国减少直至取消渔业补贴。

2005 年, FAO 在罗马举行的专家磋商会上出台了《海

洋捕捞渔业鱼和渔产品生态标签准则》, 正式确定了

国际渔业生态标签制度的基本准则。目前国际海洋

管理理事会(MSC)制度是以 FAO 准则为依据的水产

品生态标签中唯一的国际标准, 其主要支持者为欧

洲及美国的主要零售商、制造商以及食品服务运营

机构[3]。随着人们对海洋过度捕捞现象的日益关注, 

世界上有关保护过度捕捞鱼种的组织日渐增加, 愈

来愈多的有关保护过度捕捞鱼种组织要求加入海洋

管理理事会(MSC), 以取得该理事会的认证。如 2006

年 ,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宣称 , 其未来销售的捕

捞水产品将全部为 MSC 认证。2017 年全球有 35 个

国家超过 300 个渔场已经获得 MSC 认证, 水产品产

量接近 1 000 万吨 , 约占全球野生捕捞水产品的

12%。目前通过该认证的产品多为发达国家的某一区

域优势渔业, 以英国、挪威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美

国为多。随着生态标签产品要求的增加并扩大到与

发展中国家捕捞渔民有关的渔业物种, 发展中国家

生产者将面临参与生态标签计划的压力。 

为解决非法、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问题, 首个具

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《预防、制止和消除非法、不

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港口国措施协定》于 2016 年 6 月

5 日生效。该协议通过实施有效的港口国措施来预

防、制止并消除非法、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活动, 作

为确保海洋生物资源获得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

手段。此外 2016 年正式启动的《2030 年可持续发展

议程》也明确提出“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

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”的发展目标, 呼吁各国采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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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管制捕捞, 终止过度捕捞、非法、不报告和不管制

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。这意味着国际社

会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, 合理

开发利用、注重保护与改善海洋鱼类资源, 争取海洋

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。 

3  世界海洋捕捞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

3.1  继续发展资源养护型海洋渔业 

尽管全球海洋捕捞业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 , 但

一些地区已经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, 在降低开发强

度和恢复过度开发的渔业种群及海洋生态系统方面

取得了良好进展, 一些发达国家渔业管理和种群状

况有所改善[4]。如美国在生物可持续限度内捕捞的种

群比例从 2005 年的 53%增加到 2016 年的 74%, 澳大

利亚从 2004 年的 27%增加到 2015 年的 69%。这些

措施和成功案例说明实施有效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, 

可以有望恢复已经衰退的海洋渔业资源。 

受海洋环境污染和过度捕捞影响, 自 20 世纪 70

年代以来,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趋势持续加重。不

少传统上的捕捞种类数量急剧下降, 对捕捞业发展

造成了巨大打击。近些年, 我国在海洋渔业捕捞中实

施“零增长制度”、捕捞许可证制度、伏季休渔制度、

转产转业制度、双控制度等海洋渔业制度, 但从实际

效果看尚未达到预期管理目标, 海洋渔业资源的恢

复仍任重道远。未来在严格执行现有渔业管理制度

的同时 , 应积极完善捕捞业准入制度 , 开展近海捕

捞限额试点, 严格控制近海捕捞强度。继续发展资源

养护型海洋渔业 , 大力推进近海渔业资源养护 , 加

大海洋生物增殖放流力度, 加强人工鱼礁和海洋牧

场建设 , 通过建设一批近海海洋生态修复示范区 , 

保护重要水产种质资源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, 实现

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修复。积极推广渔业生态标签

制度, 从市场一端诱导生产者采用环境友好型作业

方式 , 达到养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, 促进渔业

可持续发展。 

3.2  从生态系统角度考虑海洋捕捞管理措施 

海洋生态系统错综复杂 , 系统中不同物种之间

的相互关系也同样复杂。很多物种在生命周期不同

阶段占据着不同的营养层次, 而同一营养层次的物

种因个体大小往往又占据着不同的栖息地和生态

位。如果渔业活动无法均衡的影响不同营养层次, 就

可能会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, 导致产量下降。目前我

国海洋捕捞管理措施大都为单一的管理措施, 最常

见的方法就是避免生长型捕捞过度和补充型捕捞过

度, 如避免生长型捕捞过度的典型做法一直是采用网

目尺寸或其他渔具限制性措施来减少对幼鱼的影响, 

对补充型捕捞过度通常是通过设置禁渔期的做法。 

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, 美国就建议各渔业管理区

域在制订渔业生态系统计划时, 要包括有关渔业以

及渔业活动所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运作情况的详细

信息。注重目标物种的可持续性是不够的, 还必须考

虑捕捞活动给更大范围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。因此

有必要在渔业管理过程中考虑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

依赖关系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运作。这意味着在今后

选择具体管理措施时, 应该从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

与完整性的角度考虑不同类型的渔业、均衡捕捞相

关的问题[5]。 

3.3  积极稳妥发展远洋渔业, 参与国际渔

业资源的开发 

受益于人口增长、城镇化建设的推进、收入增

长和消费升级等因素, 未来我国对海产品的需求仍

将保持较高增速。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绝大部分来自

沿海和近岸 , 然而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面临枯竭 , 在

渔业资源和环境尚未取得根本性好转之前, 大力发

展远洋渔业, 参与国际渔业资源开发是我国海洋捕

捞业发展一项重要举措。2016 年, 我国远洋渔业产

量 198.75 万吨, 占世界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2.5%, 我

国远洋渔业发展空间仍然巨大。我国既拥有优于一

般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装备水平和技术能力, 又拥有

比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较低廉的

劳动力, 在参与国际渔业资源开发竞争中具有比较

优势。 

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远洋渔业发展历程不

难发现, 凡是运作比较成功的项目, 从考察到报批, 

所有前期工作都是由政府部门组织实施的[6]。如韩国

2007 年制定了一项以加强国际竞争力为主要内容的

远洋渔业发展方案, 在全球建立地区或行业管理公

司, 负责对远洋捕捞的海产品进行统一的销售和管

理, 同时政府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。由于我国远

洋渔业起步较晚, 鉴于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“先占先

得”的历史分配格局, 我国在国际渔业资源的竞争中

处于劣势, 未来我国在大洋性远洋渔业上要积极参

与公海渔业国际规则的制定, 加大对大洋、极地等公

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, 争夺海洋渔业资源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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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权。在过洋性渔业上, 推动境外远洋渔业基地建设, 

加强与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国家的渔业交

流与合作。鉴于国际社会对公海捕捞的管理日趋严

格, 在开发利用公海渔业资源时, 还需要政府、企业

加强对渔船的监管和控制, 特别是在出现个别渔船

被发现违规捕捞时, 需要政府采取及时、有效的惩罚

措施, 从而保护其他合法生产渔船的利益以及维护

我国形象。 

3.4  重视海洋捕捞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 

从捕捞渔船来看 , 目前我国渔船的数量占到了

世界渔船总量的 1/4, 但其构成情况与世界渔业发达

国家差别很大。在我国现有的渔船中, 85%是木质渔

船, 只有 2%是玻璃钢渔船, 而在世界渔业发达国家, 

玻璃钢渔船往往占其渔船总数的 80%甚至 90%以上。

我国渔船的整体品质与世界先进渔业国家相比差距

较大。在渔业资源调查和探捕领域, 日本政府联合有

关企业利用海洋遥感技术进行三大海域的海况分析

和渔情预报工作 , 提高寻找渔场的准确度 , 从而大

幅度降低生产成本。相比之下, 我国对主要渔业合作

国和公海海域渔业资源的信息缺乏, 对资源和渔场

掌握不准。据农业部统计, 我国现有公海作业渔船中

有 50%以上的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、大型拖网加

工船和金枪鱼围网船船龄超过 20 年, 过洋性作业的

渔船大部分是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设计建造的近海

船舶, 总体性能落后, 船体状况较差, 安全设施不可

靠, 能耗高, 缺乏竞争力[7]。虽然我国是世界海洋捕

捞大国, 海洋渔获量占世界第一。但是相比较投入来

看, 我国海洋捕捞业效率较低。如何改变渔船装备水

平整体落后, 提高生产效率是我国成为海洋捕捞强

国的关键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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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Because of the decline in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, the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across the world has 

stepped into a period of “zero growth.” The world’s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presently exhibits the following trends: 

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, an increasingly string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marine 

fishing industry, more obvious industrial transfer, greater requirements for marine fishing technology and equip-

ment, and more atten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ing industr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. 

To cope with these trends, China must continue to develop resource-conserving marine fishery, manage marine 

fishing industry in an eco-friendly manner, actively develop pelagic fishery,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-

ternational fishery resources, and improve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marine fishing industry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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